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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铜牌六种文字

六体文夜巡牌，圆形，铜质，窄素缘；通高16.3

厘米，牌面直径 11.3 厘米，缘厚 0.6 厘米，重 725

克。

它双面铸纹饰及文字，由云气纹组成覆荷状

牌顶，上部有一穿孔，内穿悬挂用的铁环；顶、牌

相交的居中位置有楼阁纹样，内铸一梵文，两面

的字、纹相同。正面以弦纹分为三区，外区为一周

三阶如意云头纹，中区左右分别为乌金体藏文和

汉字“天字拾二号夜巡牌”，内区为一楷书“元”

字。背面以弦纹分为两区，外区为一周卷草纹，内

区铸有三种文字，从左至右分别为古畏兀儿体蒙

文、八思巴文和波斯文。

“这块六体文夜巡牌是1985年发现的，至今

已有35年了。”科右中旗博物馆副馆长包雨冉说，

“2015年之前，牌上一直被认为只有五种文字，后

经文物专家再次考证，确认它有六种文字。根据

2013年颁布的《馆藏文物登录规范》中玺印牌符

类定名规范，这块夜巡牌已被正式命名为元代天

字拾二号夜巡铜牌，以前俗称的五体文夜巡牌也

应变更为六体文夜巡牌。”

1985年4月的一天下午，科右中旗杜尔基苏木

乌兰化嘎查色音花艾里的村民色吉拉胡在村子以

东 1.5 公里处的土丘中，发现了这块六体文夜巡

牌。其后，它被收藏在科右中旗文物管理所，2009

年至今被科右中旗博物馆收藏，成为镇馆之宝。

六体文夜巡牌被文物部门征集面世后，当即

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1994年，著名少数

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文研究专家照那斯图撰写

了《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兼论扬

州等处发现的夜巡牌》，其后，历史学家蔡美彪等

史学专家学者也纷纷著文，对此牌进行考释解

读。

史学家的论证让我们知道，六体文夜巡牌上

的蒙文、藏文、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均译为“夜巡

牌”，与牌面的汉字“天字拾二号夜巡牌”对应，只

是没有汉字编号。而牌顶上的梵文，之前普遍认

为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八思巴字，上半部分是日

月图形，2015年，经兴安盟博物馆副馆长尹建光

考证，才正式认定它是梵文，音译为“嗡”，即佛教

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的第一个字。

随着考古界和史学界专家学者考释研究的

增多和深入，六体文夜巡牌开始频频走进民间，

让万千老百姓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增强了民族自

豪感，同时也让世界各国从中检索到了元代多民

族空前大融合所带来的团结和合与强大繁盛。

“它先后参加了1989年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全

区文化普查成果展、1995 年在乌兰浩特举办的

‘五一’会址兴安盟出土文物展、2008年在香港举

办的‘天马神骏——中国马的艺术和文化’展、

2010年的世博会内蒙古馆展、2017年的内蒙古自

治区成立70周年展等，其中2014年录制了国宝档

案，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世界上产生轰动。”包

雨冉说。

六体文夜巡牌背面。

（图片来源于科右中旗博物

馆）

▲

六体文夜巡牌：折射中国空前广泛的民族大融合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高瑞锋

元代天字拾二号夜巡铜牌，俗称六体文夜巡牌，内蒙古科右中旗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是目前全

世界发现的17块元代牌符中仅有的一块刻有六种文字的牌符，其重要性和特殊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从它身上，可以真切地品读到草原文化的特色，亦可以立体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空前广泛的民族大融

合，以及由各民族团结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经济上的繁盛。

文化交融盛况迭出

史料记载，元朝的统一，给各族人

民相互学习和交往提供了有利环境。

蒙古族等各族人民大量迁入中原和江

南，汉族人也大量来到边疆，还有契

丹、女真等族人早已进入黄河流域，各

族人民杂居相处。与此同时，信仰伊斯

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批迁入中

国，同蒙古族、汉族等民族共同生活，

相互通婚，逐渐融合。

在元朝广大的疆域内，多民族的

融合共生，使得民族差异逐渐缩小，汇

聚成了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特色，民

族融合空前加强。

六体文夜巡牌上所写的六种文

字，可以说是元代民族大融合的侧面

体现，卫队们需要保卫的这些地方，聚

集着大量蒙古族、藏族、汉族以及从波

斯等地而来的上层人物和各级官吏，

为避免语言误会，减少麻烦，故铭刻多

种民族文字以释任务。

元朝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相对宽

松，使得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气

象。

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研究

员乌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元朝是中

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

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

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

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

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

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

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

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

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

儒家文化的学校；首次出现了由中央

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

回回国子学，蒙古族、契丹、女真和色

目人中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

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

传，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

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契丹、女

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

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在中华大地上

还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回族。

“元朝这种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

面，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

合的新局面，中西方文明成就也第一次

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盛况，推进了中国

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进程，有力地促进

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了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乌恩在文章中说。

多民族和合的实证

史料记载，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蒙古民族接触到了契丹人、女真人以及中原汉

人的多彩文化制度，于是，以文字牌符为信验的方法被接收，并通用于蒙古民族政

治、经济、军事生活的方方面面。

“六体文夜巡牌上书写有6种文字，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牌符中使用文字最多的

一块，其折射出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说，“其中正面居中

的‘元’字，较其他文字要大，应有其特殊意义。此牌文字书写规范标准，铸造质量上

乘，足以说明它是1271年元朝建元之际，最初颁行的样牌之一。”

受金代牌符制度启发，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下诏明确规定，牌符的

编号，采用南北朝时期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进行编排，即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顺序来编号。

“根据排序的第一个字‘天’推断，六体文夜巡牌是建元之后颁发的第十二号圆

牌。而‘元’字居中的文字排列，则又说明它应当是元朝正式建立国号之后，刻意铸造

颁行的，非常具有代表性。”陈永志说，多种文字的使用与排列，“元”字的突出位置，

既体现了元朝多民族聚集的历史状况，又突出了以元王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意识。

元代牌符种类多，用途广，影响大，有别于辽金时期，从而构成了蒙古民族特有

的一种历史文化。从形制分，可分为长牌和圆牌；从材质分，有金牌、银馏金牌、银牌、

铜牌、铜质金字、铁质金字、铁质银字等。其中金牌为顶级牌符，为万户、千户或者皇

族、钦差佩带使用；牌面装饰物带有虎头、狮头者为上，无饰物者次之。

“牌符象征着权力，是特殊身份、地位的标示，持牌者可以授命宣读皇帝的圣旨，

代行皇帝的职权，同时还享有其他特权、待遇，并可以世袭，于是持牌者构成了元代

社会较为特殊的特权阶层。”陈永志说。

元代牌符大致可分为身份牌、令牌和驿牌三种功用，六体文夜巡牌属于身份牌。

元大都建成后，朝廷实行“两都巡幸制”，夜巡牌是专供元上都卫戍部队夜间使用佩

戴的巡逻腰牌，上面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内容，以此证明身份；令牌是皇帝颁发圣旨

或传达皇帝口谕及其他政令的牌子；驿牌即遣使用的牌子，是驿使的身份证明。

▲六体文夜巡牌正面。

（图片来源于科右中旗博物

馆）


